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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卡是一个苦聪人小孩，我见到他时，他在
树上。

从红河南岸的元阳、绿春、金平等江外小县
城一直延续到中越边境一带，群山莽莽，林海苍
苍。云层下藏着藤条江、金水河、勐拉河等多条河
流，从金水河到者米河头，遥遥数百里河谷，散住
着云南独有的一种少数民族分支——苦聪人。

苦聪人归属拉祜族，自称拉祜普或拉祜西，
约有八千余人。据说，他们是很久以前从滇西迁
徙过来的。他们居无定所，终年在老林里游荡，搭
个草棚，升起火塘，就是一个家。砍一片树，烧一
块地，用木锄种几棵包谷，就是他们的粮食。这微
薄的收成，常被野兽吃掉大半，人只留下一点点，
难以维生。

他们被鄙夷地称做“野人”。
为了帮助苦聪人摆脱贫困，过上正常的安居

生活，解放以来，一批批解放军、民族干部，一直
在努力寻找他们。

这样的寻找非常困难。由于长期漂泊躲藏，
苦聪人对外人充满恐惧，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
迅速离开，藏得更深更远。有时已经找到他们的
草棚，火塘灰还是热的，人却已不知去向。

苦聪人与外界惟一的联系，就是他们的苦聪
街。所谓“街”，只是很隐蔽的，最简单最原始的以
物换物交易：他们把猎到的野物或自编的篾器，
采摘的野果野菜，搁在路口，然后躲起来，有人经
过，取走那些东西，放上一点衣物、盐巴、火柴，等
人走远后，他们才敢拿走。

我是跟阿花赶苦聪街时见到尼卡的。
跟着阿花在老林转来转去，好久了，既不见

“街”，也不见人。老林阴暗，幽深，分不清晨昏，尽
是奇奇怪怪的树和奇奇怪怪的声响，神秘而恐
惧，我几次想往回走，可阿花却胸有成竹，朝着老
林深处一直走，一直走。

走着走着，枝叶间突然露出一张鬼脸，有着
一对空洞的眼窝和一张恐怖的大嘴。阿花唬了一
声，那鬼脸一抖，倏地升起，原来是一只大蛾子，
那鬼脸是它翅膀上的斑点。

就在鬼脸消失的树下，铺着几片大树叶，树
叶上摆着几颗鸟蛋，一堆蘑菇，还有一些用各种
植物籽粒穿成的珠串，用藤条草茎编织的戒指手
镯项链头箍和脚环……

“哦，是尼卡，苦聪！”
阿花惊喜地说着，把她带来的一小袋包谷和

一小块盐巴放到树叶上，然后喊着：
“尼卡尼卡，我们和你换了……”
周围却没有动静。阿花想了想，又把她带来

的饭团，酸腌菜炒豆，我兜里的水果糖，手绢，半
个馒头，一个小铅笔头，连同我的帽子，都摆在地
上，摊开双手说：“没有了，尼卡，就这些了，我带
走啰……”

她将那些鸟蛋蘑菇小心地捡进背箩，又把那
些植物籽粒做的珠串，藤草编的戒指手镯项链头
箍脚环分别戴到我和她的手上脚上头上脖子上，
转了几个圈，笑嘻嘻地说：

“都戴上啦，尼卡，瞧瞧，多漂亮……”
四周依然没有动静。
阿花示意我朝后退，我们一直退到一棵大树

后，刚停下脚步，一道黑影一闪，几乎就在我们的
眼皮子底下，那些东西就不翼而飞了。

“尼卡，尼卡！”
阿花叫着，循着那些摇动的树枝跑去。
一根树枝突然朝我们弯下来，上面骇然坠着

一个拳头大的绿球，阴险地一摇一摇。
“砰”的一声，绿球就掉到我们跟前，里头竟

爬出一大堆麻酥酥的肉虫子，吓得我俩连滚带爬
冲出好远。

爬起来没跑几步，脚下一绊，啪地一下我俩
都摔倒了。

地上全是草结，那是人故意结的，一走就会
绊倒。

我生气地又抓又扯。
“别动！”阿花一把拖住我，嗵的一声，一根竹

箭擦着我的指尖飞来，钉到地上。
树上骤然响起一阵笑声，一抬头，就看到一

个小男孩坐在树杈上大笑。
男孩很瘦，长长的头发披散着，身

上胡乱挂着些布片树叶，腰间系着藤
条，手里拿着木弩，背上背着一只篾箩。
男孩嬉笑的脸上有一对酒窝，不对，是
三个，阿花说，第三个酒窝是猴子抓的
疤。

“尼卡！”
阿花叫着，男孩立即蹿上了树梢，

嗖地飞上另一棵树。
那个小身影在树上蹿来蹿去，我们

在地上拼命追赶，穿过许多大树和藤
葛，终于看见几个芭蕉叶棚子，像从地
里长出来的树，挤在一块林中空地上。

那是一个苦聪“寨子”，住着尼卡的
家人。

那些男女老少一看见我们，顿时满
脸警觉，纷纷隐藏起来。

尼卡从树上跳了下来，把篾箩一
翻，里头就滚出一堆东西。

一群男孩女孩围拢来，他们都很
瘦，大大的脑袋，细细的身子，一双眼睛
几乎占了小脸的一半。一个小孩还抱着
个用芭蕉叶片裹着的小婴儿，露出很小
的脸，像朵皱皱的芭蕉花。

这些孩子活得非常不容易，环境的
恶劣和生活的艰难，使他们的成长充满

风险，他们常常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或因颠沛
流离，饥寒交迫而过早夭折。

而一旦这个孩子活下来，生命力就会极其顽
强，不怕冻，不怕饿，不怕摔，更不会轻易就死。

尼卡把那小袋包谷拎进棚子，然后坐下来清
理东西。他先拿起铅笔头，好奇地看看，我告诉他
那是写字的，我在树皮上写了几个字，尼卡一把
抢过去，塞进怀里。他把我的手绢帽子还给我，然
后拿起那颗水果糖舔了舔，便放进一个装满水的
小竹筒里。

他把那个饭团掰开，一人一点地喂，又把酸
腌菜撕成一条条的，塞到那些孩子的嘴里，几颗
炒豆也一人一颗，分给每个孩子。

他又抱起小竹筒，把化开了的糖水，一人一
口，喂给那些小孩喝。

这是他们民族的习惯，无论谁找到了什么东
西，哪怕一捧野果，都要分给每一个人。

这时尼卡拿起那半个馒头，看了又看，我告
诉他这是馒头，是麦面做的，可以吃，麦面呢，是
小麦磨的，小麦呢，是地里长的，叶片像韭菜一
样，麦粒上有麦芒……我的解释从麦子到麦面到
馒头，越扯越远，他似懂非懂地点着头，将馒头掰
成小颗粒，分给了孩子们。

最后，他拿着那小坨盐，咩咩唤着，树林里一

阵响，几只山羊走出来，舔着盐巴。那些羊极瘦，
黑黑的，比兔子大不了多少，一副惊恐的表情。草
丛里还有猪，也是很瘦很小，惊恐不安。几只鸡像
鸟一样蹲在树上，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

一窝小狗挤在一只藤箩里，眼睛都没睁。尼
卡采来几根青藤，那藤子的断茬处，冒着乳白色
的浆汁，小狗们咬住藤条，像吃奶一样吮吸。

尼卡说，有老鹰来抓鸡，被狗咬死了，他给我
们看留下的老鹰翅膀，大得像一对蒲扇。

一只猫从树上一溜烟窜下来，爬到尼卡头
上，使他像戴了一顶毛帽。

尼卡让我们看了树洞里的葫芦蜂巢，崖壁上
的大熊蜂窝，还有土坑里的野菌，老树上的木
耳……

这个山林孩子胆大顽皮，天不怕地不怕，他
是第一个敢把生人领进家的。

送我们回家时，也不知尼卡是怎么走的，我
们很快就出了老林，回头看时，他就不见了。

我和阿花后来又去找过尼卡，那几个芭蕉叶
棚子已经坍塌，大概因为我们的惊扰，尼卡和家
人搬走了，不知道藏进了老林的哪个角落。

很意外地又见到尼卡，是在老林边一个新建
的苦聪大寨。

这个男孩不用在树上跳来跳去，背着弩弓寻
找食物了，也不用躲躲藏藏“赶街”了。他可以去
热闹的集市，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也可以穿着新
衣服，背着新书包，坐在教室里大声念书。从书本
上，他知道麦子是什么样了，还知道麦子怎么磨
成面，怎么揉成面团，怎么蒸出馒头。在汉人叔叔
那里，他曾一口气吃下七个馒头，把叔叔们都吓
坏了。

尼卡骄傲地告诉我们，他还有一个非常棒的
汉人朋友，那是他的小赵老师。

小赵老师来自内地很远的一座城市，十六岁
就到了红河南岸，上了苦聪山，走烂了一双双草
鞋，寻找了一批一批苦聪人。为了动员尼卡一家
走出深山，小赵老师苦口婆心，甚至把自己的衣
服、背心都脱了送给他们，还为尼卡生病的妈妈
喂药、给尼卡的小弟弟煮米汤，背起尼卡年迈的
奶奶……

尼卡家和好多家苦聪人一道，终于被接出深
山，告别了刀耕火种，漂泊流浪的生活，住进了固
定的寨子。好多汉族大哥留下来，做了乡长、乡干
部、医生、老师，帮助苦聪人融入民族大家庭，教
他们开垦梯田，种植香蕉菠萝，为他们建学校粮
站卫生所，修公路，电站……老人们不会贫病交
加死在火塘边了，小婴儿不用包在芭蕉叶片里
了，孩子们不再挨饿，猪鸡猫狗羊都有了一个
窝……

小赵老师也留下了，他在苦聪山寨办学校，
教孩子们唱歌，识字，做游戏。尼卡有了铅笔，有
了书本，小赵老师还给每个苦聪孩子取了一个响
亮的学名：爱国，爱华，小明，小刚……

尼卡说，小赵老师说了，要好好学习，以后过
红河，去内地，去昆明，去北京，去上大学，学习知
识，增长见识，然后呢，他就回苦聪山寨，做第一
个苦聪人教师，像小赵老师那样，教孩子们读书。
而且，他还要种麦子，让孩子们吃上白面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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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

■书 摘

美丽的谎言
□爱尔凡·马斯提尔（英） 李 丽 译

愤怒的父亲
我慢慢地走进房间，轻轻地拍了拍

黑糊糊的墙壁，冰凉冰凉的；用额头抵上
去后，那熟悉而结实的触感，让我心里舒
服了许多。爸爸常说我们家的房子两份
是土，两份是水，还有两份是美好的愿
望。对我而言，家是身心栖息的港湾：在
那里有爸爸一直在等我，在那里有爸爸
解答我所有的疑惑。

我心里明白，那只不过是一间小小
的土坯屋，可那里却是我的家啊。不过小
屋的确有一个令人难忘的特别之处：屋
内有个大约三本书那么宽的隔板，将房
间一分为二。那隔板完全是由旧书堆砌
而成，上接天花板，下至地面。曾几何时，
小屋的隔板成为小镇居民传颂的“奇
迹”，许多人都不曾在任何地方一下子见
过这么多的书。

经爸爸一番指导后，我开始充当造
访者的向导，给大家介绍各种书籍，参观
结束，还会为他们背诵几首泰戈尔的名
诗，末了向大家鞠躬致意，再将这些刚刚
长了见识的人从前门送出去。爸爸总是
说：“儿子，人人都应接受教育、欣赏文
学。自己享有了，就不能剥夺别人这方面
的权利。”说完这话，他时常会引些诗歌
佐证他的观点。

我接受文化教育始于学校，却在家
中得以继续。有的时候，我觉得懂的东西
太多了，生活反而有些沉重。若是只为生
存，适当掌握一些基本技能就够了，比如
知道去哪里获取饮用水，怎样缝补衣服，
或该跟谁交换东西以保证一周不会饿着
肚子，等等，那才是真正日常实用的东
西。没有人愿意拿东西换书。真的，我试
过，通常的回答是：“书又不能当饭吃，不
是吗？”人们无法理解语言文字和书籍会
带给他们难以想象的富有的精神生活，
这让爸爸感到异常诧异。即便是我，也无
法深刻理解他的意思。但是，爸爸就是那
种爱书胜过一切的人。只要给他本好书，
爸爸就可以连续数日不洗漱、不说话，甚
至不吃饭，直到读完全书为止。

历经四十年的心血，爸爸才收集到
他视为珍宝的这一墙书。每一本书都凝
结着爸爸执著的爱。为此，他做过买卖，
出过苦力，也舍命抢救过稀有版本，认真
修补过遗漏页码；更有甚者，他曾不惜自
尊乞求过人，也曾不顾微薄收入，慷慨买
书。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发现爸
爸只系着一条缠腰带，坐在书墙旁聚精
会神地看书。听到我趿拉着鞋走路的声
音，爸爸才抬起头来，深情地望着我笑起
来，那样神采奕奕，笑得那么开心，感染
得我也忍不住笑起来。他会说：“过来，你
一定要看看这个。”于是，我只好走过去，
坐在他身边，使劲撑开打架的眼皮，听他
讲千奇百怪而引人入胜的事，这些事发

生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还有那些闻所
未闻的动物，我甚至不相信世上竟然存
在过那样的动物。

此时此刻，小屋内的空气似乎凝固
了。我迈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地向躺在床
上的爸爸走去。屋里又冷又暗，因为阳光
无法透过狭小的窗户照进房间。爸爸的
床很低，紧贴着书墙摆着。那张床上有我
许多许多难忘的回忆。我常常听他大声
读着旧书里摘取的用陌生的语言写成的
文章，我不大能听懂。有的时候，我听着
听着，就在爸爸的读书声中睡着了。偶尔
还会做些不可思议的梦，在梦中，我会到
达那些从未去过的地方，身边都是些未
曾谋面的人。用爸爸的话说——在书中，
你可以体验到千姿百态的生活，还可以
经历惊心动魄的冒险。

肚子仍在隐隐作痛，我深吸一口气，
用手按在胃部，把痛感强压下去。我缓步
走到小凳前——这屋里除床以外惟一的
家具便是这个小矮凳了，平日里，我坐在
上面读书给爸爸听。我拿起小凳，放到爸
爸床边，坐了下来。

我静静地看着睡梦中的爸爸，由于
呼吸不顺畅，他胸口剧烈地起伏着，不时
还急促地大口喘息，不住地咳嗽。爸爸剃
得很短的头发几乎已全然变白，头顶上
的发丝少得依稀可见头皮。我跟爸爸一
样，有深棕色的眼睛、高挺的鼻梁和栗色
的皮肤。汗珠顺着爸爸的额头流到他蜡
黄的脸颊上，沾在已经斑白的粗糙的胡
楂上。他睁开眼睛，显得很是虚弱无力。
我已不是第一次看到他这种状况了。爸
爸的眼睛周围是大大的黑眼圈，让我想
起一本旧百科全书上熊猫的图片。

爸爸冲着我笑了，脸上布满了皱纹。
他风趣地称之为“断层线，是地壳独有的
裂痕在人脸上的体现”。我理解不了他话
中的深奥道理，不过那皱纹是再寻常不
过了。爸爸挣扎着坐起来，使劲拖着虚弱
的身子想要坐直。我只能紧张地坐在那
里看着，却不敢伸手帮忙，因为爸爸讨厌
这样的关心。他将自己支撑起来，一双明
亮的眼睛直视着我。

“跟医生谈过了，对吧？”
“对。”
“比拉尔，爸爸会好起来的。”
“我知道。”我心里却在想：濒临死亡

怎能说好啊？
“你也会好起来的。你得给姑姑写封

信，好做些安排。”
“您别操心了，我会写的。”我真不想

去姑姑那里住，这儿才是我的家。
“斋浦尔是个美丽的地方，姑姑会好

好照顾你的。还有，你可以顺便了解斋浦
尔的历史，儿子……我都有些羡慕你
了！”

“爸爸，放心吧，都会安排好的。”我
才不会对斋浦尔有兴趣，也不关心它那

乏味的历史；没有了你，我不会过得开
心的。

这个话题到此为止，无需再多说什
么。恶毒的疾病正在由里及外地吞噬着
他，对此他却只字未提。

“儿子，今天有啥新闻？那帮贪心的
家伙还没讨论出个结果吗？”

我僵硬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因为
我知道他接下来会说什么。

“那群人,简直就是鹰身女妖。他们
就是不明白，对吧？印度的命运岂能任由
几个人摆布？他们聚在一起，围着一张地
图，像小鸡一样为了得到最大一块食物
唧唧喳喳地争个不休，这简直是可笑至
极。他们尽管去谈论自己想要的东西，哪
怕一直谈到地老天荒。我才不在乎他们
争什么呢，我关注的是我们的祖国母亲
印度纠正他们的错误。比拉尔，看看你的
朋友们，他们有谁介意过我们是穆斯林
吗？还有，我们在很多场合都和卡塔一家
坐在一起吃饭，难道就因为是印度教教
徒，我们就该讨厌他们吗？再看看曼吉特
一家人，在你出生前我就认识他们。我还
参加过他爸爸的婚礼呢。他们信奉锡克
教。我们拥有相似的血统，而且有很多地
方都是共通的。差异难免总会存在，但更
多的共同之处已将我们紧紧地拴在了一
起。印度永远不会破裂，也永远都不会被
分割。他们是否以为类似的事情以前没
发生过？他们是否以为我们从未濒临崩
溃分裂？他们把印度视为一摊烂泥了吧？
任凭他们随心所欲地蹂躏，以满足卑鄙
的占有欲？过去，我们遭遇过这种痛苦，
现在还得再次忍受。但是，那些贪婪之
徒，那帮恶棍，包括那些打着只是暂时来
访的幌子却赖着不走的英国人，不要妄
想击垮印度的脊梁。至少在我有生之年
他们休想得逞！儿子，他们想也别想！”

我从未见过爸爸发这么大火，他的
身体因为愤怒不停地颤抖着，他的眼睛
犹如一潭乌黑的墨，一眼望不见底，令我
不敢直视。我真想告诉他：“爸爸，你错
了！”就在昨天，我和萨利姆一道在市场
上，听了无线电广播，尼赫鲁总理谈到分
割计划，也描绘了他们即将创造的新世
界，完全置人民大众的意愿于不顾。他们
怎么能那样做？他们拿出张地图，毫无任
何不舍地说：“这里是分界线，自己选择
你要在哪边吧。”分割国土如同切东西，
把一张粗糙的纸平铺开来，稳稳地从中

间剪开。惟一的区别在于，只要一刀切下
去，不管再怎么缝补，这块东西也不可能
修复完整了。

爸爸将近一个月没出过屋门了。他
不曾看到躁动的人群、市场上弥漫的紧
张气氛，还有老人们围在一起争论不休
的情景。去年，这里还发生过动乱和暴力
冲突。不过后来渐渐得以平息，生活也暂
时恢复了往日的正常秩序。然而自从分
割计划公布之日起，一切都变了。全国各
地暴力事件频频发生，暴徒们烧毁民房、
杀戮妇女儿童，各个政党则忙于招募新
兵相互厮杀，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势力。印
度就像爸爸一样患上了不治之症，正由
里向外被疾病一口一口地吃掉。

跟医生谈到爸爸的状况时，我的胃就
开始剧痛，现在由于焦虑而几近痉挛。我
使劲闭上眼睛，咬紧牙关，强忍疼痛。心想
爸爸怎么就感觉不到呢？一切都变了，所
有的事情都已面目全非了。印度就要接受
磨难的洗礼。我真想冲爸爸大喊：“我根本
不关心什么印度，什么政客，什么贪婪的
人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任何事情。我只在乎
你！”可我不能那样做。我默默地走到爸爸
床前，紧紧抱住他，挨着他躺了下来。过了
一会儿，我听到他轻微的鼾声，便轻轻松
开他环绕在我身上的双手。看着睡眠中的
爸爸，他显得那么安详。

我始终把分裂计划这一消息瞒着爸
爸。考虑到他的病情，我觉得这个消息会
要了他的命。现在我明白：从许多方面来
讲，这一消息带来的后果要比预想的严
重许多。它会让爸爸心碎欲绝的。

就在那一刻，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
该做什么。不管将来会发生什么，也不管
别人说些什么，我都要保证我可怜的爸
爸对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即
使大家做了最坏的打算，印度正面临着
一场巨变，就像一场空前的季风侵袭，一
旦发生，一切都将随之改变——这一切
的一切对于爸爸来说都无关紧要。我发
誓：爸爸临终前不会知道任何真相。闭上
双眼时，他依旧会认为印度仍是他记忆
中的那样，永远都保持那样。就在那一
刻，我决定撒谎！放松双肩，我准备离开。

“比拉尔。”爸爸的声音嘶哑而低沉。
“怎么了，爸爸？”
“我要的甜瓜呢？”
我转身离开小屋，走向明亮的屋外，

咸咸的泪水刺痛了我的面颊。

合 谋
我走出小屋，外面的阳光很刺眼。我

最亲密的三个朋友都在那儿站着，脑袋
耷拉着，围成半圆，正等着我。我明白，他
们之前肯定在等医生经过茶摊，好追上
去问问爸爸的病情；我也知道，医生肯定
什么也没和他们说，但他们现在也应该
猜出个大概。我什么也不想说，真的，至
少现在不想说。我走过去，和他们围成一
个圈，低头看着脚，呆呆地站着，一句话
也不想说。

站在我左边的是卡塔，他是我们四
个人里年龄最小的，却是最勇敢的一个。
如果我告诉他，死神正在慢慢逼近爸爸，
我们绝不会让它把爸爸从我们身边带
走，卡塔一定会在手掌上呸呸两下，握紧
拳头，时刻准备战斗。我的右边是曼吉
特，个子很高，却瘦得皮包骨头，一条鲜
艳的橘红色方巾紧紧地扎在头上。他沉
默寡言，只在必要时才会开口。但和他在
一起，不管我们说不说话，我都会感觉很
舒服。最后，站在我对面的是萨利姆，头
发总是凌乱不堪。我们形影不离，许多人
都以为我们是亲兄弟呢。爸爸经常说：

“你们两个，好得快穿一条裤子了。”他说
得没错。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两个只
在不得不回家的时候才分开。

我们几个小伙伴围成一个圈，一直
低头盯着各自的脚，呆呆地站了好久。最
后，我抬起头，他们几个也跟着抬起了
头。在他们脸上我又看到和医生一样的
痛苦表情。如果我想要完成我的计划，实
现我的誓言，我需要他们的帮助。

我把想法告诉他们后，他们沉默了
片刻。我先前以为他们会竭尽全力说服
我这样做是不合适的，但是他们都只是
低着头，一言不发。然后萨利姆把手放在
我肩上，点头表示赞同。

“兄弟，我们都明白，我们会帮你
的。”

听到这话，我知道什么都不用说了，
因此大家一起来到我们最喜欢的制高
点——一间废弃的老房子，现在用来存
储晒干的辣椒。站在这儿，整个市场都尽
收眼底。我捡起一根小木棍，在地上随手
涂鸦。

“你们都知道，人们经常去看望我爸
爸，并告诉他最近发生的事。”我说。

“所以啊，他总能收集到好多有趣的
故事，而且……”卡塔看见我正生气地瞪
着他，就赶紧闭嘴了。

“不管怎么样，从现在开始，我们必
须阻止任何人去看他。”我十分坚定地
说。

“什么，任何人？”曼吉特吃惊地问。
他一直都很安静，不过这会儿有点按捺
不住了。

“对，所有人。”
“他可能会通过其他渠道了解这些

事。”曼吉特提出。
“他喜欢看报纸。”萨利姆说。
“他有段时间没看报纸了，所以这个

我们以后再说。”我解释道。
“但是如果他突然想看了，那时怎么

办？”曼吉特担忧地问。
“真遇上那情况，到时我们再一起商

量解决办法。”我双臂交叉抱在胸前，有
些焦躁不安。

萨利姆像往常一样把我们聚集在一
起抱成一团，他的胳膊抱紧我的肩膀。我
充满感激，冲着他笑了笑。

“好了，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吧。”
我重新拾起木棍，开始分配任务。

“这样，明天，卡塔你别去学校了。”
我用棍子指着他说。

“那我去哪儿？”卡塔一脸疑惑地问。
“你就站在这儿的屋顶上，密切关注

着我家，看有谁要去看望我爸爸。从这儿
你可以看到所有通往我家前门的街道。
一旦发现有人靠近我家，就立即跳下来
往教室的窗户上扔石头。”

“然后呢？”萨利姆问。
“然后，你或者曼吉特在教室转移大

家的注意力，而我趁机溜出去，截住那个
要去拜访的人，找一个不让他们去的好
借口。”

小伙伴们都明白了自己要扮演的角
色。卡塔不去学校，正好遂了穆克吉先生
的心意，因为他上课总睡觉，而且鼾声如
雷。曼吉特和萨利姆也能演好自己的角
色。而我早已想出了上百条理由来阻止
人们去看望爸爸。所以我相信，事情会进
展顺利的。太阳渐渐落下去了，我们看着
市场休市，又一天结束了。这么长时间以
来，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安静过。

（《美丽的谎言》，译林出版社2012
年10月出版）

树上的尼卡
□湘 女

喜欢书法，开始是因为
好玩。觉得毛笔像画画的玩
具，有软有硬，写字如作画。
结果，“画”了几次后，得到不
少老师和同学的赞许。小小
的“虚荣”得到最大的满足。
而那次让人心痛的汶川地震
后，妈妈带我去参加赈灾活
动，看到书画家挥毫救灾，我
也冲上去写字。想不到真有
人买了我的字捐款赈灾。我
深受洗礼和启发！书法作为
我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
瑰宝，还有维系爱心、继承美
德的独特价值啊。从此，书法
或阳刚锋利，或柔和隽秀，千
姿百态的魅力开始真正让我
向往和迷恋。习书自然成了
我学习之外的一大乐事。

每次拿起毛笔时，我都
像 一 个 百 变 魔 术 师 。看
我——开始像迈着舞步的太极高手，运气呼吸，
舒展筋骨，调整心态，就开始习字了。我学习的
是隶书曹全碑，字以较扁敦实为主。每写一个字
之前，我都像练习马步的武术队员，先观察，再
练功。先认真地观察整个字的结构、特点、刚柔，
就拿“孝”字来说吧，“孝”，顾名思义就是孝顺的
意思。所以，“孝”字的第二横就像一只长长的手
臂向两边伸展，孝子就应该伸出长长的手臂来
护卫父母，挑起奉养长辈的重任，尽孝道，这是
一种担当！当我把自己对“孝”字的理解告诉老
师时，老师笑着连连叫好，还夸我语文学得好
呢！我顿时乐开了花。接着，我以超常的耐力蹲
马步——写好笔画，搭好架构。之后，再注意老
师反复强调的柔美、飘柔的“诗意”。简单的幸福
和满足充溢心中。而老师一句“不错，继续加油”
的赞语和鼓励，更让我乐满心胸！你说，习字乐
不乐？反正我是乐啦！

除了平时的练习之外，每年春节前，更是我
练字劲头最高的时候。我们几个大小朋友在几
张桌子前不停忙碌。哈哈，那是我们在忙着写春
联呢！写好后，我们各自把红红的喜庆作品挂在
墙上互评。大家快人快语，品头评足，谁的哪个
字写得有功力，哪个字那一笔实属败笔，知无不
言。无论怎样评议，我们每个人脸上都同样洋溢
着知足的喜悦，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红火的作品啊。最激动人心的是除夕贴春联的
时刻，当妈妈把我写的春联贴在门上时，我便会
开心地跳起来。而许多亲朋邻居也很给力，他们
会把我写的春联贴好，发彩信效果图过来感谢。
嘴上说着真不咋地，心里那种暗自“偷乐”的美
啊，就甭提了。

我爱书法，更因为陶醉于书法的变化多端。
它比电子游戏更难闯关，比走迷宫更需软硬兼
施，兼容舞蹈的动感、音乐的节奏，它像一部永
远现场直播、没有结尾的黑白片，简单又无限，
总能给我意想不到并无可言传的快乐！

（陈子墨：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初中四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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